
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自从

年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年教育

部批准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以来，这项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培养古籍整理

人才，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成立古典文献专业，还招收

古籍整理研究生， 举办古籍整理讲习班，并开设了

各种不同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传授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学问；一类是传授

整理古籍的方法、工序及其有关知识。前一类中的有

些课程过去在高等院校里开设过，多少还有一些现成

的论著或讲义。后一类则仅有几本讲校勘的书，而且

其中除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外，多只讲校勘沿革

而未必切于实用。

当前，已经从事古籍整理的青年同志中有许多人

对工作尚缺乏经验；年长的同志虽然有经验，有学识，

但也没有及时地把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总结出来，

所以，急需一部全面讲述整理方法、工序的论著，以引

导青年同志们升堂入室。

①这里主要是指硕士研究生，有古文献博士点能招收博士生是极个别的

是

前  言



我并不是整理古籍的专业工作者，我的本行是唐

史研究，外加版本学、目录学。可能由于后者和古籍

整理关系密切，学校里要我兼任古籍整理研究生的导

师，并给古籍整理讲习班的学员讲课，而且，除给学员

和研究生讲版本学、目录学外，还要讲一些整理古籍

的方法、工序和有关知识。好在自己读了几十年的

书，即使在十年动乱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仍没有停止和

古籍打交道，前人整理古籍的成果以及若干年来出版

的经过整理的古籍新本也多所涉猎，对如何整理古籍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现在既有需要，就把这

些看法整理出来，写成专书，一方面可作为授课的讲

义，另方面也可供从事此项工作的青年同志参考。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如果继续沿用“校勘学”，自

已不复合适。叫“校勘标点注译⋯⋯学”，听起来也感

到别扭。而且，校勘、标点、注译等整理古籍的工作虽

然确是学问，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把它看成低级玩意，

不算科研，不能作为学术成果来获得学位职称。但要

讲得真像门学问，充分体现其科学性，倒也颇不容易，

至少我目前无此水平。因此对“校勘学”、“校勘标点

注译⋯⋯学”的“学”字，实不敢高攀，而去掉“学”字光

叫“校勘标点注译⋯⋯”更不像书名。考虑再三，索性

借用“古籍整理”这个现成题目，再加上“概论”二字，

把这本书叫做《古籍整理概论》，以示它只是一本粗浅

的入门书，而非学术性的高文鸿著云尔。



绪 论

任何学问都有一定的领域。

要知道“古籍整理”这门学问的领

域，先得弄清楚什么叫“古籍”。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

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

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

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

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

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

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

“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

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

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

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

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

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

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

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

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

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

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

什　　　　么 是

古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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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

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

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

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

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

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

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

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

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

“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

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

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

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

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

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

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

古籍。

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

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

史的分期有点不同。我国历史现在一般从有史以来

到

年以后的历史就划入近

我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逐渐变成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

代史。但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马上

统统起根本性的变化。从

年作为下限来得合

治结束的七十年间，新撰写的书籍中，绝大部分的内

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没有多少不同。因此，把清

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



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

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

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

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

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

整理研究。

我国的古籍在数量上自以用汉文撰写的为最多。

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当

然也是我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

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

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

汉文古籍。至于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应如何

整理，应由有关专家另写专文专书，本书恕不涉及。

弄清楚什么是“古籍”之后，

就可以进而谈古籍整理。古籍整

理者，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

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

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这就是古籍整理的涵

义，或者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的领域。超越这个领域，

如撰写讲述某种古籍的论文，以及撰写对于某种古籍

的研究专著，尽管学术价值很高，也不算古籍整理而

只能算古籍研究。

说具体点，古籍整理加工究竟包括那些方法或所

谓方式，以及那些重要的工序？对此，现在还没有比

较一致的说法，这里姑且谈谈我个人的理解：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

古籍整理的涵义

和方法工序



简单一

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

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

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

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

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

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

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

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

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

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

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

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

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

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

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

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

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

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

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

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

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

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

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

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

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

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

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

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

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

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

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

方能胜任。近年来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

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

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

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

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

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

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

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

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

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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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说。只是由于“今译”可讲的比较少一些，同时

因此，这本《古籍整理概论》就主要按照这十项来

也由

于它实际上是“注释”的延续，因此把它和“注释”并在

一起而名之为“注译”。“序跋”、“附录”内容都比较

少，加上“存旧”问题作为一章名之曰“其他”。

要把古籍整理好，还需要掌握

哪些有关的学问？这些学问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古籍通用

的，再一种是某些古籍所专用的。

各种古籍通用的，有：

目录学。这不是图书馆工作所需要的讲如何分

类编目的目录学，也不是讲我国分类编目历史的目录

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源流的目录学，即是指在我国古

代先后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古籍，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

要的古籍，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在当时和今天各有

什么价值等等，因此，严格地讲可称之为古籍目录学。

如果整理古籍的人连这种古籍目录学都没学过，就不

可能知道哪些古籍要整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整理。

古籍的版本的

版本学。严格地讲是古籍版本学，包括两个内

容：一是讲如何鉴别古籍的版本，包括各个时代的刻

本和抄本、稿本、批校本；一是讲每种古籍有过哪些版

本，哪个善，哪个不善，其间有什么渊源递嬗的关系。

后者也可以称做版本目录学，即讲各种

目录学。整理古籍如果不懂这门学问，就根本无从选

择底本，选择对校本，一切整理工作也就无从进行。

录学和版本学这两门学问都自有其体系，自但

和古籍整理

有关的学问



说法颇多出入。有人说：“张之洞

成其为专门的、独立的学问。这两门学问不仅古籍整

理用得上，对其他工作，如研究古代语文、古典文学、

古代历史、古代哲学以及鉴别古籍善本、编制古籍书

目等等都用得上。因此，尽管这两门学问是古籍整理

所适用的、必不可少的学问，但在这本《古籍整理概

论》里却只能在必要时简单地谈一些，详细内容另作

独立的课程来讲授。

此外，还有一门文献学，近来又多称之为“古典文

献学”或“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者，是研究历史

上的文献而非当前的文献之谓，和古典文献学、文献

学其实只是一回事。但文献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则

书目答问》末附列

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但有

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例如一个钱大听，既列

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算学

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这是由于他

的治学范围很广博，造诣都极精湛，不可以单从某一

方面去肯定他。如果把他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

遗。”这种说法是把我国过去所有的学问都算作文献

学，连中式算学也算作文献学的一部分，把文献学变

成了民国初年流行过的所谓“国学”一词的同义语，这

在今天看来当然已很不科学。还有这样的主张：“文

献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是在“对文献进行

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

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将之编述为有系

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



的涵义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说：

甚至说，“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成

为世界上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这是把文献学

变成撰写历史书，并且把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也

看成是整理文献。这种讲法当然也不会被大多数人

所接受。比较平实一点，文献学即古典或历史文献学

文献者，不仅包括

书籍即古籍，还包括古籍以外用文字写出来的如甲骨

的古器物、绘画之类则不算。

文、金文、碑刻、档案、户籍、契约、信札之类；没有文字

文献学者，是讲文献

的种类、形成、形式、内容、功用、整理、研究、保管等

等。其中单整理一项，就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

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的全部内容之庞大。因此，把

文献学作为大学本科的一个专业或研究生的专业我

认为是合适的，而作为一门课，则实在大得无法讲授，

不如分成各门专业课程来得妥当。

至于整理某些古籍所专用的学问，这牵涉很广，

因为每一类、甚至每一种古籍都有其特殊性，整理古

籍者应该力求掌握古籍作者撰写此古籍时所运用的

知识和学问。这里，只能笼统地举例式地谈几种：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些是整理先秦两汉古

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因为多数古籍时代早，多古

字、古音、古义，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下功夫，整理

起来就有可能发生困难。至于整理文字、音韵、训诂

的古籍，需要具备有关的专业知识自更无待言。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古典诗词研究、韵文研究、散

文研究、中国文学史、断代文学研究等，是整理文学方



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当然，由于其他古籍也

都是用古典的散文甚至韵文写的，因此整理其他古籍

的人，能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自更好。

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料学等，是整理历

史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同时，整理其他古

籍的人对这些也应略有所知，因为一部古籍的撰写总

多少和时代有关。至于具体地了解作者，就更离不开

必要的历史知识。

中国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是整理哲学、宗

教方面的古籍所必需学习的课程。如果要求高一些，

还应学习魏晋玄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佛教各宗派

研究、道教各宗派研究等课程，才能胜任对某些哲学、

宗教专书的整理。

考古学和所谓敦煌学，也是整理古籍者应该学习

的课程。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写卷子本中有许

多古籍残篇，解放后在武威发现了写在木简上的《仪

礼》残篇，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又发

现了几种写在帛和木简上的古籍残篇，对这些古写本

古籍的整理也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但这些古写本

古籍较之一般古籍更有其特殊性，因此整理者除需要

具备各种有关的学问外，还需要学习考古等学问。

以上这些专门课程，应该在大学本科就学习。如

果没有学或学得不够，则在进入古籍整理讲习班或考

上古籍整理研究生后再择要补课。至于《古籍整理概

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么多专业课的内容包括

进去的，除非必要时略略涉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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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本

（ 一 ） 优 劣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

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

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

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

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

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

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

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

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

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

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

作本”。

一种古籍如果有几个不同的本子，其中总会有优

劣之分。影印固然要用优舍劣，而在校勘、标点、注

释、今译、做索引时也应避免用劣、尽量选优作为

底本。

劣的本子通称为“劣本”或

“恶本”，优良的好本子则不称“优

本”而称“善本”。“善本”这个名

词之见于文献似始于北宋。如江

什　　　　么 是

底 本

善 本 的

两 种 涵 义



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

少虞《皇宋事实类苑》卷三一“藏书之府”第十八条载：

“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

《后魏》、《后周》、《北齐书》，世间罕有善本，未行之学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

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这时的所谓“善本”，显然只是指书籍之校勘精审者而

言，别无其他涵义。

按照这个涵义，宋刻本并不都是善本，因为除官

刻的国子监本、公使库本以及某些家刻本在校勘上比

较精审，堪称为善本外，坊刻本中如福建建阳的麻沙

本之类并没有作过认真校勘，不仅够不上善本，有些

甚至是恶本。而且，宋刻本在宋人眼里等于今人眼里

的新出版物，即使精善的国子监本也未见得受到重

视。试看，北宋末大藏书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

记述她在避金兵南行时“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

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可见

监本在当时并不珍贵。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

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

样，谁也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

嵩倒台后被抄没

由于自然损耗，再加上天灾人祸，到明代中叶，宋

本就少起来了。“物以希为贵”，宋本甚至元本逐渐成

为收藏的对象。如明嘉靖时权相严

的财产清单中就开有宋版书若干部，和金银珠玉珍宝

并列。到了清代，乾嘉时大藏书家黄丕烈因为收藏了



一百多部宋本，就以“百宋一 ”名其书斋，并且目号

“佞宋主人”。清后期四大藏书家中的杨以增得到了

宋本《毛诗》、三礼和四史，也题其书斋为“四经四史之

斋”。另一个陆心源认为其收藏宋本之多超过了黄丕

烈，更以“皕宋楼”自夸。当然，对他们这种做法并没

有必要加以非议，这么做至少对保存已成为文物的宋

元旧本书有好处。但他们对这些已成为文物的旧本

书并不另找一个名称，却承用了过去的“善本”之称，

这就弄混淆了“善本”的涵义。

光绪初，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编写过一本《輶

轩语》，在“论读书”条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

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

一旧刻，一旧抄。”一、二仍是从校勘来讲的，三则把善

本当成了文物。稍后，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在其

《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就将善本归纳为旧刻、精本、旧

抄、旧校四类。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

明洪武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

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旧校，都是视为文物

的善本。但在精本中又说洪武至嘉靖时本中“足本、

孤本，所在皆是”，在旧校中也说“补脱文，正误字，有

功后学不浅”，这样，又把校勘精审的涵义混杂了进

去。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古籍善本，对“善本”的涵义又

颇多议论，并出现了所谓“三性”、“九条”之说。“三

性”者，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之谓，而

“九条”则是如何才算善本的具体规定。其实，“三性”

中的后两性很难成立。如清末民国初覆刻宋元本，其



精工有转胜于明仿宋刻者，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但由

于时代太近，便不能视为“善本”。在清末民国初，还

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

性，但也不能列入“善本”之中，原因仍是时代太近。

可见，真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

而不是什么“三性”。此外，“九条”中成问题的也不

少，如以乾隆时作为善与不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

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

真正难得、堪称文物的书，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

念故明而遭禁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由于当时

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所刻书板受太平天国战事

的影响而被毁。乾隆刻板虽毁，但印书已多流传，道、

咸刻板则印书无几，故板毁后遂成罕见之品。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纠缠，我主张索性把所谓

“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

一种涵义是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宋

刻本，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清

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就视为善

本，今天当然更是善本。明万历以后少见的和印制精

美的刻本，清代少见的或印制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

本，民国时特别少见的刻本，以及清中叶以后少见的

抄本，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在今天看来也可以定为

善本。这里主要贯彻了“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至于

将来，譬如过了若干年，清代、民国时的刻本又稀少起

来，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把它提升为善本。可

见这种具有文物涵义的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

再一种涵义是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用这个

标准来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

是不善，而决不会象文物涵义的善本那样，标准会随

时间推移而变动。这种涵义的善本不受时间的制约，

它可以是清末民国时的刻本，甚至可以是近年来新出

版的影印本、铅字排印本，当然也可以是宋元本、明

本、旧抄本、稿本、批校本等等成为了文物的善本。

因此，有相当多

的本子会既是校勘

精审的善本，又是成

为文物的善本；也有

一些本子只是成为

文物的善本，不是校

勘精审的善本；还有

一些本子则只是校

勘精审的善本，不是成为文物的善本。右上面的图

就表示这两种涵义的善本的关系。

整理古籍，首先要求消灭在

传抄刊刻中产生的错误脱漏，使

古籍尽可能回复其本来面貌，所

以，整理古籍所用的底本，也理所

当然地要用校勘精审、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

底本。

当然，如果同样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其中一个本

子同时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如宋本、元本之类，而另

要用哪种涵义

的善本作为底本



（ 二 ） 选 择

一个则只是清人覆刻的本子，不成其为文物，则最好

用前者而不用后者。因为书一经覆刻总难免有点走

样，总不如不走样的原刻本，用原刻本总比用覆刻本

让人放心。如果不是覆刻而是影印本，则自然和原本

一样，照理都可以用作底本。只是有些影印本已经过

描润，有时个别字会描错，因此，如有可能最好把原本

对过后再使用。

要选择合适的善本作

为底本，必须学好版本学，

尤其是其中的版本目录

学。

在“绪论”里已经讲过，版本学是一门独立的课

程，而版本目录学在这门课程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里，只就选择底本的需要择其要点讲一些。

对版本目录，即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哪个善，哪

个不善，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可以说，从西汉后期

刘向、刘歆父子校勘整理官书开始，历代从事这项工

作的人都对此非常重视（可参考本书“校勘”篇“源流”

章），但明以前人所见到的版本今天大部分已不存在

了。对至今仍存在的古籍版本，包括稀见的宋本、元

本，明以来的大量刻本，以及活字本、抄本、稿本、批校

本等作收集研究，是开始于明后期的藏书家们，特别

是清代的藏书家，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今

选择底本和接受

版本目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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